「唉！今天的數位電子學又考不好了，回家一定會被我媽碎碎念…，小軒你考的怎樣？」斯譯抓的頭說著，「還好啦！九十八分，錯了那個互斥或閘那一題！」永軒邊說邊走，「等一下要吃什麼呢？」，「吃點信義小吃就好了！不過我得要快些回家！」「大我帶走好了！」「嗯！」斯譯和永軒一問一答地走入信義小吃店，點了兩個排骨飯盒後，就走到公車專用乘車道上等著往台北的信義幹線，等著等著，「咦？那不是興誠他們嗎？」永軒邊說什著，硬拉的斯譯往他同學方向走去，「喂！興誠，還沒走啊！」「是啊！我剛剛和益祥還有幼霖他們去打球他們去打球，瞧！他們來了…」，說著斯譯回頭果真看到益祥還有幾個班上的同學沿路走來！「啊！快點，車來了。」，幼霖邊跑邊喊著…，「上了車再說！」永軒提議著，一干人等也隨即上了信義幹線。

「呼！呼！還好沒有太多人，我們去後面座位坐吧！」其中有一位同學說著，大夥兒也於貫地走到後方，坐下後只聽到贊中說：「喂！前面有一位松山家商的妹妹喔！」「嗯！滿正的喔！」斯譯應道。「還不錯啦！只是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理你才是重點！」永軒說著，「老方法！猜拳決定。」斯譯又道，大火而似乎很有默契地猜拳決勝，只見一干人都出剪刀，只有永軒出布，當然永軒只好整理一下頭髮，遲疑了一下，正在想著如何應對之時，贊中和斯譯連拉帶推地把永軒架到那女學生之前…
永軒打量一下那學生，「嗯！身高到我眼睛，大概168公分，長髮，人也漲的挺清秀的，只是不知道他的個性怎樣…」永軒在心底正在想著，只聽那女生帶點羞澀地說：「呃…請問，有何指教？」「嗯！我…我教于永軒，因…為我同學要我跟你認識一下，所以…呃…不好意思！」永軒面紅耳赤地回答，「喔！你是大安高工的哪一科的呢？」「我是讀資訊科！」「這樣喔！功課應該不錯吧！」「哪裡！你呢？」「我叫陳湘宜，讀國貿科！」就這樣永軒和那個新認識的女生竟然很愉快地聊開了，不知不覺地已經到了台北車站，「可以留個店方便連絡嗎？」永軒沒想到那個女生竟然會跟他要電話，「喔！好，我的手機是XXXXXXXXXX。」「嗯！好那有空我在打給你！」「嗯！掰掰！」第一次因同學慫恿而找女生搭訕的永軒，對於這次如此順利感到有些不解，但心裡卻有那麼一些甜甜的味道。「永軒，不錯喔！」「這樣也行啊？」「真是厲害！」「早知道就自己上了。」同學們又羨慕又忌妒地言論，馬上又把沉醉在自己幻想世界中的永軒，狠狠地叫了回來，還來不及反應，就在被吐槽中所埋沒了。
第二天，也就是週六放學後，和同又打打鬧鬧在一起的永軒，早已忘了昨天的事，依如往常的走出校門口，正往座車的地方走去…「鈴！鈴！」手機響了，「喂！」只聽見電話傳來一陣似曾相似的聲音…「喂！永軒嗎？我是湘宜，今天可以約妳出來嗎？」「去哪？」「別問那麼多！依點三十分在西門町晚年百貨門口等我！」「嗯！那…」，還沒說完電話就掛了：「該不該去呢？反正也沒其他的事！就去吧！」永軒心裡盤算著，「喂！有了異姓就沒有人性啊！以前不是都很乖的準時回家嗎？」「唉呀！這次例外啦！」，永軒不理會其他同學，自顧自的坐上剛來的209公車，往著如謎般地方向而去。
照著約定的時間一點三十分，永軒到達了約定的地點，湘宜早已不知道在那等了多久了，湘宜很高興地拉著她往附近的獅子林戲院走去，「看電影好嗎？」湘宜問著問著，「嗯！哪部呢？」「水深火熱好嗎？」「好！」，說著就買門票進去了。

過了兩個小時，湘宜臉色發輕地扶著永軒進來，似乎兩個人都還驚魂未定，「呼！蠻可怕的，看了真令人受不了！」永軒首先開了口，「我有點餓了！想去吃點東西。「吃點什麼好呢？」「走！我帶你去一家很有味道的地方」說著湘宜拉著永軒走進一家咖啡簡餐店，永軒打量著四周，是一間用原木製成的隔層屋，有著濃郁的咖啡氣息，湘宜點了兩份排骨飯和兩杯卡布奇諾，兩個人就在飄揚著音樂聲，和浪漫的氣氛中用完了餐，走出這家餐廳後，已經是傍晚了，「你住哪？我送你回去！」「真的嗎？我住天母。」「那走吧！」，永軒帶著湘宜坐上了公車，一路上鄉誼總是拉著永軒的手，害的永軒不知所措，尤其是當那帶著香味的頭髮，撩過永軒的面孔時，那一古腦的熱意不斷衝擊著永軒，好不容易永軒挨過了畢生最難熬的時刻，天母終於到了，但目送湘宜下車後的永軒，竟有著失落的感覺，回家的路途上，滿腦子都是湘宜的影子。
晚上躺在床上的永軒，回想著今天湘宜對他的一些小動作，想到這些，永軒不禁又有些期待下一次的見面，想著想著也累的睡著了。

三天後，永軒的電話又響了，「喂！永軒嗎？我是湘宜！」「喔！還沒睡啊？」永軒吃驚的回答不出問題，只好勉強說出幾個字，「沒有什麼事啦！只是想跟你聊天。」「好啊！」，湘宜的口氣似乎帶了點哀傷，言談中湘宜提起一整天的不順遂，甚至還數度哽咽，永軒的心竟因此變的有些難過，連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撩到了十二點，鐘聲響了，永軒才安慰著湘宜：「別難過了，以經很晚了，有是明天放學在台北火車站見在説吧！」「嗯！不好意思，耽誤你這麼多時間！那明天放學後見了！」掛下了電話，永軒卻又怪自己結束的太早，可惜已經掛了。
「我們再討論CMRR時，Ad的…」隔天在電子學可堂上，班導楊老師正滔滔不絕地講述著差動放大的原理，但一向上課認真的永軒靜不自覺地在筆記上畫著湘宜的畫像，這個怪異的舉動，馬上引起楊導師注意：「小軒，下課後到科辦公室找我！」從恍惚中驚醒的永軒發現自己奇怪的動作後，就不好意思地收下去：「剛剛上課在幹什麼呢？」楊老師關切地詢問著，「沒有啦！只是…」永軒不知要如何回答些什麼，「我不是說過了很多次了嗎？你們這年紀還不適合交女朋友，以後到大學，自然有的事時間，為什麼不聽我說的呢！你的志願不是雲科大嗎？這樣下去，你會連公立二專都上不了喔！自己好好考慮一下！」說到此，永軒帶點慚愧地答應了老師，自己走回了教室，回到教室後，同學們紛紛關心地詢問永淵，其中彥志問道：「永軒，我覺得你最近上課有點不對勁！是不是上次在公車上的事？」「嗯！」永軒含糊地回答，但此心中所想的，正是湘宜：放學後永軒依約來到了台北車站，等了快半小時，湘宜才出現，兩個人雖早已見面多次了，但是此時相遇，卻不免有些尷尬。
「我原本以為你不來了！所以遲疑了一會兒才來！」湘宜有些不好意思地開口，「沒有關係！我帶你去一個地方散心，那是一個很隱密的地方，幾組塑膠製的桌椅排在四角落，是由樹藤遮著整個公園的上方，永軒拉著湘宜坐在靠裡頭的椅子上，永軒問道：「昨晚的事…，還好吧」「我奶奶昨天下午過世了！」湘宜泛著淚水言道，永軒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只好一股腦地抱著湘宜，原本冰冷的空氣，此時對他们而言，彷彿溫了起來…也不曉得過了多久，湘宜推開了永軒，「我很累了！想回家了。」湘宜有些顫抖地說，「納我送你！」「不用了，我想一個人靜一靜。」湘宜有些疲倦地回答，永軒也不好意思地送湘宜上車，公車離開視線後，永軒一個人背著書包，在台北街頭閒逛，恰巧迎面而來的是同班的聖傑，「喂！還沒回去喔！」「沒有啦！只是一個人突然不曉得去哪，所以在這亂逛。」「這樣子啊！那我先走了了！掰掰！」「嗯！再見。」，離開後永軒走著走著，突然在轉角發現一個熟悉的背影，沒錯就是湘宜，身旁還有一位穿運動外套的男生，永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這下子永軒整個心都碎了，頭也不回地跑回家。對於剛剛那一幕，簡直令她傷心至極，趴在床上的永軒，不久也睡著了：「妳…為什麼要這、樣子對…我…妳說…妳說啊！」永軒在夢中竟夢見了那個傷心人，一個大男孩的眼淚，竟掉了下來…，唉！也難怪了。
第=二天醒來後的永軒，匆匆地準備了當天的課本，穿著黑色的運動服，含著一片剛烤好的吐司半跑半走地趕上了公車，望了一眼手表，啊！七點多了，此時公車上人愈來愈擠，過了約半小時，永軒也不管人多人少，「不好意思！借過一下！」穿出了人群，下了公車，直往學校奔去，「鈴！鈴！」手機又響了，「喂！永軒嗎？我是湘…」「我知道了什麼也別說了！」還沒等湘宜的回答，就掛了電話，快遲到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股作氣的向校門跑，終於在七點四十分校鐘響前早一步踏進學校了，跑進校門後的永軒，自然氣喘如牛，但心中的怒氣，卻足以使他忘記一切，回到教室，永軒做再位子上一言不語的望著窗外，他想想，一人靜靜的也好，只是湘宜為什麼要這樣對他，也不曉得過了多久…。
「起立！敬禮！」班長志明洪亮的口令，驚醒了恍惚中的永軒，坐下後，永軒遲緩地把基本電學課本拿出來，但心裡卻是難過的什麼都看不下，早上兩節的基本電學克，就在永軒的恍惚中不知不覺的過了，第二節下課後，永軒一臉憂鬱地走向樓下的廁所，「嘿！」從後面突然伸出一之手搭在永軒的背上，但還來不及反應的永軒，不小心踩空了一格，整個人從四樓的階梯摔到了二樓，突如其來的變故，史的永軒昏厥了，朦朧中，只微微的聽見楊老師和幾位同學討論事情，還有陸上行車的聲音…，睜開眼睛的時候，永軒只覺得頭一陣痛，慢慢地發現身旁做著幾位同學，還有一臉焦急的班導，「醒來了！沒怎樣吧！怎麼會這麼不小心呢？」楊老師很關心地問，永軒很平靜的回答：「老師，很抱歉又讓你擔心了…」，看著身旁的同學很關心地守候自己，永軒很不好意思的低著頭，此時腦海中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是有什麼事情掛念著，只是不管永軒怎麼想都想不起來，看著醫院誤的陽光徐徐的隨著微風吹來，突然腦海裡閃過一個女生的印象，「啊！好痛呀！」永軒想到不禁低聲地叫出，那一陣突然來的痛楚，又開始昏昏欲睡了…。
再次醒過來，窗外的夕陽照著自己的臉，好像睡了很久了，但是總是有件事悶著自已似的，「叩！叩！扣！」「請進」門外響起敲門聲，永軒毫不考慮地說出，進來的，竟然是穿著制服的湘宜，手中還握著一束紫玫瑰花，看到這幅景象的永軒，當場呆住了，但隨即不自覺的喊出：「妳還來幹什麼？你給我走，走！」湘宜簡直不敢想像，看了一看永軒，手中的那束玫瑰花順勢掉在地上，他頭也不回地跑走了，永軒隱約還可以聽見湘宜的哭聲，但是心中所有的怨恨，卻如潮水般地一波又一波的埋住她的理智…。
晚上辦完出院手續後,媽媽福著永軒著沉重的腳步走出醫院，一路上永軒略有後悔地想著湘宜的事，「鈴鈴鈴！」手機又響起來了，永軒腦海中浮現出湘宜的樣子，「是他嗎？」「喂！」但是電話的另一頭卻是湘宜的哭聲，「永軒！你不了解！」還沒說完就掛了，任憑永軒如何喊叫，都是嘟嘟嘟的聲音，心中突然閃過一陣不詳，永軒突然很害怕湘宜會出事，但是明天還要上課，「還是回家吧！也許是自己的錯覺吧！」永軒安慰著自己，於是就跟媽媽回家了，心中不願有所多想…。
第二天下課的時候，永軒接到湘宜同學打來的電話：「是于永軒同學嗎？我是湘宜的同學！他昨天晚上出車禍去世了！」「什麼？在哪裡？怎麼發生的？」「在仁愛醫院，麻煩你放學後來一下」「好！謝謝。掛上電話，永軒整個幾乎崩潰了！他沒想到事情會演變成如此，他一味地責怪自己，要是昨天不敢他走就好了！唉！一切都是自己的錯」。

好不容易挨到了放學，永軒背著書包，拼命地往仁愛醫院跑去，到了太平間，于永軒清楚地看著已經冷冰冰的湘宜，身旁湘宜的家人更是哭成一團，現場氣氛一片凝重，「都是你的錯！我們家鄉一都是你害死的！」「就是嘛！都是你！」家屬們的辱罵一句句充斥著永軒，但是此刻的永軒不願多談，更不願反駁，因為他知道，儘管他在多說些什麼，湘宜也不會在回來了，但是為什麼要背著她，再台北車站和另外一個男的在一起呢？想著想著，其中有一位湘宜的同學，拿著湘宜的日記本，上面清楚地寫著：「今天下午和永軒出預散心，但是至賢突然ｃａｌｌ我，所以只好和他會合，不曉得這個舉動，永軒知道會怎樣？唉！其實至賢對我那麼好，我實在不忍心直接跟他說我喜歡的人事永軒！但是我是真的喜歡永軒啊！怎麼辦？…」，接著那位女同學又對永軒說明：「其實至賢只是他小時後的玩伴，但是自從你出現後，似乎湘宜對你的愛情，早已超越了他對至賢的有情，只是你不明白而已，那一天晚上他真的很傷心，才會再過馬路的時候被車撞死！」。「呃！原來竟是這個樣子，是我錯怪他了！」說著的同時，永軒默默地對以冷冰冰的湘宜說：「湘宜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都是我的不好，我們真的事有緣無份，願來世，你我還能再次相愛」說到此，永軒忍不住轉身跑開了。
走在冷風吹著的仁愛路上，永軒恨自己不懂得珍惜，一段原本可以圓滿的戀情，在此刻，只是變成一段淒美的愛情，陌生的路人一個個從身邊走過，留下的，只是一陣陣心酸，那種哀傷徹底摧毀了永軒，一片枯葉從永軒眼前劃過，他留下了深情的眼淚，望著灰濛濛的天空，彷彿她的心情也是那麼的沉重，此時天空遽然下起大雨，路人紛紛躲地，只有永軒一個人呆呆地在公車站上，認大雨灑在他身上，雨水和淚水早已吞噬了他，十七歲的情懷…。
